











     
点击下载浏览该文件 200562084526749  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原来人们都说吃在广州，但是近年来，杭州的吃开始闻名天下。不仅在杭
州有大大小小的餐饮 5000 多家，而且“吃”向上海，“吃”向北京。《东坡
宴》就是在这种吃的氛围中开始的。苏东坡在杭，以疏浚西湖筑苏堤和“东坡
肉”著名。京剧《东坡宴》的编导，将东坡肉扩展成，东坡茶、东坡酒，东坡
鱼、东坡鳝和东坡豆腐，最后开出了东坡宴的菜单，并以东坡宴为名成功地疏
浚了西湖。 
  
中国的文化是以吃著称的，所谓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当然离不开吃啦。在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发韧前，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结果就是“吃人”，在
每每以吃来作比喻。鲁迅的发现可谓深刻，但也不是没有来历。东坡肉，总使
我想起“道成肉身”的意味。基督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“肉身”，信徒吃的是
基督的肉，喝的是基督的血，于是信徒可以和上帝沟通了。而在中国，所谓儒
教（儒家）信奉的是现世的生活，因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，佛教和道教也
有入世的倾向，越到后来越是如此。但是，在中国皇帝是天子，在天子和百姓
之间是士，在京剧《东坡宴》中，作为学士的东坡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种“肉
身”的作用。因此东坡肉具有特别准宗教或者说泛宗教的意味。老百姓要给苏
东坡立生祠就是一个印证，而“治国犹如烹小鲜”的说法，也就成了一种比
喻，一种象征，一种戏说。 
  
但是“东坡宴”，好像有点不同于以往的“东坡肉”，因为一道菜，成为
一席宴，一出戏，就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。法国作家拉伯雷，有一部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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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的小说《巨人传》，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。这部书就是表现庞大
固埃的饕餮宴饮。也就是说，吃成为一种人生的享乐，一种民间的狂欢。 
  
由此来说《东坡宴》是杭州的新文化运动似乎不为过。其实在《东坡宴》
中，东坡茶，东坡酒是其两道风景。茶，是杭州的传统项目，龙井茶，闻名天
下。现在杭州不仅有 100 多家茶楼，也有人喝茶，喝出个茅盾奖。到杭州除了
到饭店吃饭，还有就是到茶楼喝茶。在《东坡宴》中，茶是由一僧一道来体现
的。杭州宋代时的僧道文化非常突出。即使现在也有可以沾边的佛道茶楼。而
酒，杭州本无名酒，但到了杭州不喝酒就没了趣味。（就像北京人说的，到杭
州不谈恋爱简直有点辜负了西湖。）东坡可以请“文”“章”二大人到杭州喝
酒，他们居然从卞京千里迢迢赶来，可见到杭州喝酒的魅力。当然，东坡是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而东坡鱼、东坡蟮、东坡肉、东坡豆腐，也是一种交际
或者说化缘的方式。东坡鱼实际上是川菜，好在杭州的菜现在已经不限杭州
菜，而是融合了包括川菜在内的天下菜。东坡鱼化来了皇帝的度牒。而东坡蟮
则是一种谐音，蟮，扇也，于是为了筹集疏浚西湖的款子，东坡亲自当街卖
扇。扇也成了一种“善”举。东坡肉，和前面的东坡鱼一样，成了东坡和皇帝
交往的一种手段，皇帝吃腻了御膳，东坡鱼治好了他的伤风，东坡肉则最终成
了皇帝要“文”“章”到杭州来学厨子的理由。而东坡豆腐则是“文”“章”
二大人对东坡的嘲笑，东坡竟也以此自嘲，凑成了一席完整的东坡宴。 
  
中国往往没有什么狂欢节，但是，却往往通过吃来狂欢。从小孩出生、男
女婚嫁、到老人过世都是以“吃”的仪式来表示。而逢年过节或者遇上公款请
客之类的吃，不吃个欢天喜地了，简直就好像没有活过似的。但是光是吃，当
然太俗，吃要和诗、和歌、和戏之类的联系起来就不一样啦，以前中国人往往
是一边喝茶，一边看戏。而在一出戏中有可以看到喝茶，喝酒，吃鱼，吃肉，
这恐怕又是一种文化景观。《东坡宴》这样的戏，往往使我想到北京人艺的
《天下第一楼》这样的话剧，香港的《满汉全席》这样的电影。吃可以吃出趣
味来，还可以吃出神韵来，当然更可以吃出文化来。所不同的是，北京人艺的
《天下第一楼》往往是严肃的、高雅的，而香港的《满汉全席》则是一种滑稽
的、戏说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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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有意味的是，中国的戏剧往往和特定的文化或运动相联系，在五四新文
化运动中，最初在《新青年》上讨论的就是新剧和旧剧的关系。在延安时期，
京剧《逼上梁山》就是对旧戏的改革，引发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，旧戏曲“是
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”，这种历史的颠倒，应该“再颠倒过来”
的话。而文化大革命也是从吴含的一出京剧《海瑞罢官》引出的，而后来的八
个样板戏更是成为“红色经典”。新时期的戏剧则是由川剧作家魏明伦的《潘
金莲》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而后又的张艺谋在太庙导演歌剧《杜兰朵》的时候，
他又以川剧《中国公主杜兰朵》相呼应或者说是抗衡。但是这些戏，不是为了
平反，影射，就是为了正名。如果写戏是为了平反、影射或者正名，说明人们
关心的是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政治的问题，而“戏说”则是说明政治的民主。
就像麦克卢汉所说的意大利人如果不再关心政府内阁成员的名字，而说得出意
大利名流用的是什么商品，墙上不再是政治口号，而是商业广告的话，说明意
大利得到了繁荣和平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戏说”就是一种“新文化”。 
  
当然这样的“新文化”，实际是一种超文化，一种后文化，香港的“无厘
头”文化就是属于这种文化。这种文化总是使人没来由地发笑，像周星驰这样
的笑星所拍的“星爷”电影，如《大话西游》，比之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更具有
民间性。（他们两人同样都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）。很多人都请“星爷”谈
谈后现代文化，但是他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后现代文化。这使我想起一件事，我
曾经问过香港的中英剧团的艺术总监，香港为什么没有悲剧，这位总监说，
“是啊，我们曾经想排悲剧，但是排着排着就变成了喜剧”。也许这种将悲剧
变成了喜剧，历史变成了“戏说”的方式大概就是后现代文化或者说后文化。
（有意思的是这种“武侠”和“戏说”都被逐出了飞天奖的评奖。） 
  
像郭小男这样的导演，已经在中国不同的剧种，如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、
越剧《寒情》、《孔乙己》、昆曲《牡丹亭》这样的具有悲剧或悲喜剧意味的
戏曲，但是他排着排着也排出了《东坡宴》这样的喜剧。《东坡宴》是不是属
于杭州的“无厘头”文化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在京剧中，运用了一些新的现代词
汇，有些是戏仿的手法。如，有“两件珍宝”的说法，就是取自《智取威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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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》。同时也运用了许多政治的和时尚的语汇，如“宗教政策”，“关于疏浚
西湖的报告”，“你的职称”，“常下去看看”（显然是从流行歌曲“常回家
看看”中汲取来的），以及最后的“一年探亲一次”，也是对于我们实行的夫
妻两地分居政策的调笑。同时还运用了丑角说杭州方言的手法，如“落儿”之
类的。 
  
值得玩味的是，郭小男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导演，在杭州导演的三出戏
都是或多或少地与吃有关，当然《寒情》中的壮士的酒和《孔乙己》中的孔乙
己关于茴香豆下老酒和人血馒头，已经意识到“吃”的严重性。而在《东坡
宴》中，他终于恍然大悟，在杭州吃是最重要的，而且是可以“戏说”的。我
们先前有“港风北伐”，而现在却有“吃”风北伐，实实在在地刮起一阵“杭
儿风”。但是，“杭儿风”能不能掀起“杭州的新文化运动”呢？ 
  
 
